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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当奥托·冯·俾斯麦被推荐给试图成为整个欧洲联盟“三巨头”的奥匈帝国时，他了解
这个次要大国的地位。在安德拉希伯爵的推进下，维也纳基本达到目的了——成了三皇联盟
和三国同盟的成员。其唯一的违反行为就是在 1879年加入两国同盟，这个错误在两年后被
纠正了。
这种情况是怎么和澳大利亚扯上关系的呢？澳大利亚不是东盟成员，虽然他参加包括东
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内的东亚高峰会议。美国则不是该会议的成员。
澳大利亚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参与者。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该组织。澳大利亚
一直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与日本和中国很少有外交上的联系，因为澳
大利亚被这两个国家看成是西方在亚洲的前哨基地。这种情况在基廷任总理期间（其时澳大
利亚寻求与印度尼西亚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稍后受到澳大利亚支持东帝汶独立的考
验），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救。而在约翰·霍华德任总理时则走得更远，霍华德与北京逐渐建
立起新的联系，这一切只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强。
在过去，以及在冷战期间，太平洋地区基本上是一种两极的安排。而部份中立主义的国
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同泰国和菲律宾一起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减轻
了这种情况。就最乐观的一方面看，亚洲各国在两极阵营间徘徊，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不是
亚洲国家的澳大利亚总是采取亲西方的态度，批评苏联和中国两国。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
时间里，澳大利亚违背了俾斯麦的权威定论。这个战略方向现在或许要结束了。
2. 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的三角关系
目前存在着确定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作用的三个至关重要的三角关系。第一个是澳大利
亚、中国和美国，第二个是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第三个是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在第
三个三角关系中，美国将试图坚决地把日本拉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会在巩固与东京的进一步
友好中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些成功体现在防卫上，在导弹防御上，而且在经济上多少
也有一点，虽然日本仍拒绝美国“经济开放”的主张，而且不接受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
美国试图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将澳大利亚带进这种新的美日结盟。不可避免的，这种友好
关系往往有反华的性质。
3. 澳大利亚、中国、美国的三角关系
另一个三角关系（即第一个三角关系）是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三角关系。如果澳大
利亚确定不希望置身于两极的反华结盟中，他就必须找到保证第三个三角关系的结果确实不
会影响到第一个三角关系的结果的方法。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铝钒土和
铀的销售对双方都是日益重要的。在某些方面，澳大利亚已变成世界原料的重要来源，就象
中东一直是石油的来源一样。因此堪培拉拥有能为其在大国俱乐部中提供更大影响的经济力
量。
外交部长唐纳对美国副国卿阿米蒂奇提出的答应在大陆挑起台海危机时参加帮助保护
台湾的要求犹豫不决。澳大利亚不想在这件事上“插一脚”。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澳
大利亚在满足美国的要求上会走多远。通过经济上的联系北京在抵消新加坡和泰国的反对上
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而且在北京的抚慰下吉隆坡和马尼拉马上就要改变态度。韩国已
同美国渐渐远，因为与北朝鲜统一的前景已浮现出更现实的可能性。日本是东亚尚存的反华
情绪堡垒，而支持这一立场的压力将施加到堪培拉身上。
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的三角关系
在这三个三角关系中，最具经济色彩的第二个三角关系可以被用来避免上面提到的结
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日本与中国为获得澳大利亚的原材料和天然气而相互竞争。而且，
日本必须在中国销售，此外，日本在中国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以便于在亚洲其它市场销售。
中国重视日本的技术并接受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已变成日益重
要的了。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三角关系，因为它使这三个国家能够聚焦于
他们的经济互补，并减少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其它范围的政治紧张。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将逐
渐了解堪培拉优先考虑与北京良好的贸易关系。换言之，第三个三角关系能够帮助解除第二
个三角关系中的二极压力，并让澳大利亚在第一个三角关系中能够移动到独立的地位。在第
一个三角关系（澳大利亚、中国、美国）中，澳大利亚可以同可能变成敌人的双方保持友好。
亨利·基辛格是第一个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寻求俾斯麦式解决方法的当代政治家。在美国、
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关系中，当中苏关系在 1969年恶化的时候，他试图与中苏双方保持很好
的关系。中国和苏联都不知道在摊牌时美国会站在哪一边。至少用分析的推辞来表示，这种
不确定促进了稳定。苏联完全不会攻击中国的核力量。“缓和”的第一阶段出现在尼克松政
府打“中国牌”之后。当然，这张牌不只是其中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它提高了万一苏军往西
调动时中国武装力量动员的可能性。在 1974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施莱辛格把中国设想成
是西方防卫的一个“分析的要素”。在这个新的大国核心中，记住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试图
利用中国对付中国（？）是重要的：他们希望与中国和苏联保持友好的关系，就象澳大利亚
目前在其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上所做的那样。
5. 澳大利亚和大国的和谐
俾斯麦是 1871至 1890年间大国关系的关键，但他从未使全面的欧洲和谐再现。法国总
是受到忽视，即使俾斯麦在 1982-1884年支持法国的殖民地野心的时候也是如此。俾斯麦德
国的关键是防止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对英格兰示好使法国孤立，防止奥斯
曼王朝因欧洲和平的瓦解而衰败。在更早的时候，奥地利总理梅特涅是唯一成功地把五大国
团结在和谐机制中的德国人，他是通过不做得太多和确保两翼国家——在东边的俄罗斯和在
西边的英格兰——相处得还可以而获得成功的，而只要中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被遏制，这是
可能的。如果中欧出现社会和政治革命，英格兰会支持这场革命，而俄罗斯亦会进行干预以
镇压这场革命。这的确是 1848年后所发生的，在此之前奥地利在俄罗斯和普鲁士的支持下
勉强维持着岌岌可危的生存。普鲁士和俄罗斯不会直接遏制法国，因为英格兰就在一边使法
国的对外阴谋不至于刺痛别人。通过与更强的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奥地利凭外交手腕和政
治手腕生存下来。直到 1848年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的出现，奥地利靠着与巴黎和伦敦的良好
关系而存在。在此之前，如果需要的话，奥地利可以指望俄罗斯和英格兰遏制法国，而在
1930-32年则可依靠比利时。这意味着奥地利得做得更少。
这并不表明澳大利亚可以变成梅特涅的奥地利或俾斯麦的普鲁士并起着相同的作用。当
今的世界和谐应包括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互
相抗衡的，即使在缺乏和谐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西方，美国受到欧洲和俄罗斯的束缚；在东
方，印度和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而这种发言权在时间的推移中还会增加。只有日本仍然是
美国忠诚的盟友。但限制美国的力量也包围着其它国家。中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经济上
的同事。即使没有美国，北京亦会因日本和印度的存在而受到限制。欧洲是不会支持中国反
对美国的，而俄罗斯的支持显然是靠不住的，尽管有上海合作组织协议。
那澳大利亚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澳大利亚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
对话者和中间人。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是亚洲的，但在种族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尽管
在时间推移中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同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一样的形形
色色的全球性的兴趣。重要的原材料的生产者对消费国经常是有影响力的，而对澳大利亚而
言，这包括了中国、欧洲和日本。许多国家希望与堪培拉有良好的关系，因为石油并非是世
界范围唯一需要的资源。比较起来，美国是个消费国，而不再是主要的矿物、天然气和石油
的生产者和出口者。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支持澳大利亚的作用，但美国确实没有这么做。对澳
大利亚和其它国家而言，较大的经济优势正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6. 澳大利亚与中国
奥地利发现在即将来临的争吵中防备英格兰和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奥地利及其普鲁士
盟友有助于遏制法国，伦敦亦然，这是个相互渴望的结果。甚至奥斯曼帝国在英格兰和俄罗
斯之间不产生巨大的麻烦，只要“高门”能够保持住日衰的大国地位。目前在相似的条件下，
堪培拉希望确信北京和华盛顿不会打起来。这完全没有必然性。19世纪欧洲的反动政府不
是最终注定要垮台的。在经济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这表明澳大
利亚应该力争支持能使三个国家和解接近的三方制度，而且不能不管目前过时的两极模式，
根据该模式日本和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反对中国。让中国在太平洋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有
关各方是有好处的，而且这有利于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渐增的中间地位，成为双方的朋友。
堪培拉与日本的会合能够平衡其与中国的会合。澳大利亚正日益起着“三巨头”的作用。
然而，澳大利亚应该成为中国的助手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经济上的联系、甚至是经济
上的满足，并没有转变成中国给人在政治上的满足。这部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对世界
经济甚至对国际关系来说通常是不彻底的。要求中国变成“利害关系者”并因此获得进入世
界最高级会议的途径。“利害关系者”这个看法有一个规范的性质，它表现各国是通过努力
支持现有体制的标准，而不是在利益显示出与这些标准背道而驰时就忽视这些标准来赢得这
个资格的。中国在其对苏丹的资助上，在其一心一意地在中国、非洲和拉西美洲（？）寻求
石油和原料上，都一直是不管这些标准的。而国（？）与伊朗的联系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都是
草率的。有时，道德和政治会控制经济推动力。当然不能指望中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支持和
传播民主，但从任何标准看，有些体制会比其它的体制更好。在以前的南朝鲜和巴西实行的
现代技术专家治国制解除这些专治政权的一些政治暴行。津巴布韦在实现现代化上的失败并
没有使在那里进行的所谓“民主”选举合法。
澳大利亚在这些方面是一个好导师。堪培拉明白不受约束的政治确实不会总是产生有益
的结果。所罗门群岛、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了这个认识的证明。在教育或最低收入标
准尚缺的地方，民主的前景是苍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试验”不能尝试。香港的政
治体制就是这种“试验”之一，而且不论在西方或中国看来，这个试验没有失败。不过还应
该进行其它的试验。
7. 结 语
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澳大利亚需要在外交平等的基础上在东亚创造并加入把美国、中
国和澳大利亚集合起来的三方机构。通过 APEC，这点非正式地做到了。澳大利亚在东亚峰
会的成员资格给了堪培拉在亚洲有了目前一直拒绝给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试图重建澳大利
亚、美国、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澳大利亚应有计划地与中国的非正式会议加以弥补。
欧洲和谐的历史表明五方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非正式的联系而得到促进的：奥地利、普
鲁士和俄罗斯为一方，英格兰和法国为另一方。然而，奥地利提供了胶合英国—俄罗斯的粘
结剂。目前，澳大利亚必须帮助为美国和中国提供这种胶合。日本和印度是不会促进这个进
程的。欧盟或许会帮助，但它在地理上是遥远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置身于谈判之外，
而且，不管怎样，它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都是脆弱的。澳大利亚是极少数与北京和华盛顿
都有友好关系的主要国家之一，它应该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去不断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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